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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這
一
代
︵
我
指
的
是
二
戰
結
束

後
二
十
年
內
出
生
︶
的
台
灣
人
，
其
實

有
很
多
很
多
優
秀
的
、
活
躍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藝
術
等
諸
多
領
域
的
人

才
。
事
實
上
，
之
所
以
能
夠
形
成
這
種

人
才
輩
出
的
局
面
，
如
果
沒
有
當
時
的
國
民

黨
在
台
灣
那
麼
重
視
中
華
文
化
、
提
倡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
那
我
不
知
道
社
會
是
怎
麼
樣
的

一
種
景
象
？

曾
經
在
某
個
研
討
會
上
，
我
聽
到
過
這
樣

一
種
觀
點
，
認
為
中
國
內
地
不
應
進
行
有
關

中
華
文
化
的
復
興
運
動
。
這
種
觀
點
讓
我
非

常
吃
驚
，
但
我
相
信
，
中
國
內
地
的
學
者
專

家
很
多
，
他
們
自
己
能
夠
判
斷
是
非
對
錯
：

究
竟
要
不
要
復
興
我
們
中
華
民
族
的
文
化
？

提
及
中
華
文
化
，
不
能
不
說
到
台
灣
的
歷

史
。
我
不
得
不
提
及
的
一
點
是
：
台
灣
曾
經

經
歷
戒
嚴
時
期
，
這
便
是
所
謂﹁
白
色
恐

怖﹂
的
由
來
。
在
我
看
來
，
戒
嚴
時
期
既
是

當
時
兩
岸
對
峙
、
國
共
對
立
以
及
內
戰
的
產

物
，
同
時
，
戒
嚴
的
打
擊
對
象
，
也
包
括
主

張﹁
台
獨﹂
在
內
的
一
些
人
。
如
今
的
台
灣

社
會
已
經
走
出
了
那
個
時
代
，
各
種
思
想
和

主
張
也
百
花
紛
陳
。
台
灣
官
方
更
是
每
年
都
為
白
色
恐

怖
的
歷
史
向
民
眾
道
歉
。
其
實
白
色
恐
怖
的
時
候
，
我

相
信
台
灣
很
多
年
輕
人
都
沒
有
出
生
，
那
麼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文
章
和
聽
到
的
說
法
是
：
在
那
個
年
代
中
，
不
只

是
台
灣
人
犧
牲
呀
；
我
們
外
省
人
也
犧
牲
很
多
呀
！
那

為
什
麼
只
對
台
灣
人
道
歉
，
而
不
對
我
們
外
省
人
道
歉

呢
？回

顧
歷
史
，
那
其
實
是
一
個
混
亂
的
局
面
，
大
家
都

有
責
任
。
我
們
真
的
不
應
該
一
提
到
白
色
恐
怖
，
就
將

這
事
件
變
成
一
個﹁
外
省
人
就
要
低
頭
、
本
省
人
就
要

抬
頭﹂
的
族
群
矛
盾
，
這
是
不
中
肯
的
，
也
是
不
客
觀

的
。
悠
久
的
中
華
文
化
告
訴
我
們
：
凡
事
都
要
找
一
個

平
衡
。
一
些
持﹁
去
中
國
化﹂
立
場
的
台
灣
人
認
為
，

兩
蔣
時
代
台
灣
的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忽
略
了
台
灣
史

和
台
灣
文
化
。
但
我
指
出
的
是
：
中
國
有
這
麼
多
的
省

份
，
我
們
讀
的
中
國
歷
史
、
地
理
，
台
灣
只
是
一
部

分
。
換
言
之
，
當
我
們
讀
中
國
的
史
地
時
，
是
否
需
把

某
一
個
省
份
放
大
？
放
大
了
它
的
介
紹
而
忽
略
其
他
省

呢
？
我
們
應
該
知
道
都
是
均
衡
的
，
台
灣
只
是
一
部

分
，
且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中
國
的
其
中
有
台
灣
。
所

以
我
們
沒
有
必
要
着
重
或
是
放
大
這
個
台
灣
史
。
當
然

我
也
承
認
我
讀
過
台
灣
通
史
。
如
果
一
些
台
灣
人
對
國

民
黨
時
代
的
白
色
恐
怖
的
恐
懼
，
因
而
延
伸
到
對
中
國

大
陸
的
恐
懼
，
我
只
能
非
常
失
望
心
痛
地
說
一
句
：

﹁
欲
加
之
罪
，
何
患
無
辭
。﹂

我
們
需
要
的
是
什
麼
呢
？
我
認
為
，
我
們
需
要
的
，

是
有
台
灣
特
色
的
中
華
文
化
。

不應刻意放大台灣史

一
位
離
婚
不
久
的
女
老
闆
再
度
陷
進
了
甜
美
的
熱
戀
中
，
她

占
得﹁
解﹂
卦
六
三
爻
動
，
問
我
她
什
麼
時
候
可
以
舉
行
婚

禮
？
我
說
：﹁
卦
有
脫
險
之
意
，
爻
辭
有﹃
負
且
乘
，
致
寇

至
，
貞
吝﹄
的
斷
語
，
表
明
這
段
感
情
不
可
靠
，
對
方
可
能
有

家
室
，
早
些
分
手
為
好
。
愛
得
愈
深
，
你
受
到
的
傷
害
愈
大
。

卦
有
坎
為
法
、
震
為
威
，
你
將
來
的
丈
夫
可
能
是
一
位
司
法
工
作

者
。﹂
她
當
場
氣
紅
了
臉
，
拚
命
地
搖
頭
：﹁
不
可
能
，
絕
對
不
可

能
！
我
們
處
了
兩
三
年
了
！﹂
女
老
闆
其
實
早
已
和
男
友
在
旅
館
同

居
，
只
是
男
友
每
夜
一
過
十
二
點
就
要
起
身
離
開
，
說
是
在
旅
館
睡

不
好
覺
。
一
夜
，
女
老
闆
開
始
起
了
疑
心
，
決
定
暗
地
尾
隨
男
友
而

去
，
結
尾
發
現
男
友
居
然
離
開
大
馬
路
，
拐
進
了
偏
僻
的
城
中
村
，

直
接
打
開
了
一
個
亮
着
燈
光
的
二
樓
人
家
，
裡
面
有
老
人
、
有
孩

子
，
還
有
年
輕
女
人
，
原
來
男
友
已
經
有
了
一
個
三
代
同
居
的
和
睦

的
家
庭
！﹁
你
這
個
騙
子
！﹂
女
老
闆
在
黑
暗
中
大
嚎
一
聲
，
與
驚
慌
失
措
的

男
友
玩
起
了﹁
磚
頭
大
戰﹂
。
四
年
後
，
她
與
一
位
律
師
喜
結
良
緣
。

解
卦
探
討
解
除
險
難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解
，
利
西
南
，
無
所
往
，
其
來

復
，
吉
；
有
攸
往
，
夙
吉
。﹂
春
雷
一
聲
，
把
一
天
沉
悶
鬱
結
的
雲
氣
化
成
了

一
場
瀟
瀟
春
雨
，
時
令
已
進
入
初
春
時
節
，
天
下
所
有
的
草
木
果
蔬
紛
紛
獲
得

成
長
的
寬
鬆
和
自
由
，
這
就
是
︽
解
︾
卦
的
寓
意
，
昭
示
人
們
要
從
險
難
的
困

擾
和
禁
錮
中
解
放
出
來
。
與
︽
蹇
︾
相
比
較
，
︽
蹇
︾
卦
是
力
量
有
限
只
能
以

見
險
而
止
的
方
式
繞
道
而
行
，
而
︽
解
︾
具
有
臨
險
而
動
、
動
而
出
險
的
基
本

能
力
，
當
險
難
來
臨
時
，
要
無
畏
而
堅
決
地
穿
越
險
難
，
達
到
對
險
難
的
征
服

與
解
除
。
在
解
除
險
難
之
後
，
要
找
到
一
塊
平
安
而
且
能
獲
得
外
援
的
地
方
站

穩
腳
跟
，
如
果
沒
有
意
外
險
情
再
度
發
生
，
就
可
以
放
下
心
來
休
養
生
息
、
恢

復
元
氣
；
如
果
發
現
險
難
還
有
殘
餘
隱
患
沒
有
完
全
清
除
，
就
要
一
鼓
作
氣
地

迅
速
斬
草
除
根
，
防
止
它
逐
漸
養
成
氣
候
而
尾
大
不
掉
。
執
政
者
在
平
定
險
難

之
後
，
要
效
法
︽
解
︾
卦
的
精
神
，
赦
免
一
批
符
合
赦
免
條
件
的
囚
犯
，
釋
放

出
天
下
積
鬱
已
久
的
怨
毒
之
氣
，
大
力
推
行
寬
仁
政
策
，
凝
聚
人
心
、
厚
培
元

氣
，
重
新
開
創
出
一
個
人
人
心
情
舒
暢
、
到
處
生
機
勃
勃
的
清
新
世
界
。

初
六
、
無
咎
。
即
將
就
要
脫
離
險
難
的
重
圍
了
，
解
救
他
的
隊
伍
正
聲
勢
浩
大

地
愈
來
愈
近
。
這
時
候
，
他
決
不
能
大
張
旗
鼓
地
冒
死
血
戰
，
而
應
該
百
倍
小
心

地
藏
形
匿
跡
，
因
為
他
目
前
還
處
在
即
將
滅
亡
的
險
難
的
殘
餘
勢
力
的
圍
困
之

中
，
這
股
困
獸
猶
鬥
的
殘
餘
勢
力
仍
然
有
力
量
把
他
消
滅
在
救
兵
到
來
之
前
。

九
二
、
田
獲
三
狐
，
得
黃
矢
，
貞
吉
。
飽
受
着
頑
敵
的
圍
困
與
欺
凌
，
他
那

強
健
的
體
魄
像
黔
之
驢
一
樣
形
同
虛
設
，
豈
料
他
的
一
再
隱
忍
竟
然
為
頑
敵
搭

起
了
得
寸
進
尺
的
橋
樑
，
他
在
忍
無
可
忍
的
時
候
勇
敢
地
拉
開
了
怒
火
中
燒
的

弓
箭
，
萬
沒
想
到
，
那
些
曾
經
像
狐
狸
一
樣
狡
猾
的
頑
敵
頃
刻
間
潰
不
成
軍
，

他
居
然
還
從
敵
人
受
傷
的
軀
體
上
收
穫
了
不
少
金
質
的
箭
頭
；
原
來
，
這
些
多

行
不
義
的
人
類
公
害
早
就
遭
到
了
正
義
力
量
的
合
力
圍
殲
。

六
三
、
負
且
乘
，
致
寇
至
，
貞
吝
。
只
差
幾
步
就
要
逃
離
危
險
的
地
界
了
，

可
他
卻
忙
於
哄
搶
中
途
發
現
的
一
筐
又
一
筐
的
金
銀
財
寶
，
他
獲
得
了
財
寶
居

然
不
迅
速
逃
離
，
還
妄
想
登
上
一
輛
大
車
將
自
己
和
財
寶
滿
載
而
歸
。
極
度
的

貪
婪
使
他
愚
蠢
得
無
可
救
藥
，
終
於
把
自
己
連
人
帶
物
一
齊
變
成
了
蜂
擁
而
至

的
賊
寇
的
甕
中
之
鱉
。

九
四
、
解
而
拇
，
朋
至
斯
孚
。
一
個
剛
剛
從
敵
方
營
壘
安
全
逃
脫
的
人
，
往

往
很
難
得
到
朋
友
的
理
解
和
信
任
。
三
國
名
將
關
羽
當
年﹁
身
在
曹
營
心
在

漢﹂
，
為
了
投
奔
劉
備
，
千
里
走
單
騎
，
一
路
過
五
關
斬
六
將
，
好
不
容
易
來

到
闊
別
多
年
的
三
弟
張
飛
駐
守
的
古
城
前
，
結
果
張
飛
卻
把
他
視
為
叛
軍
之

將
，
舉
槍
便
刺
。
要
不
是
大
隊
曹
軍
突
然
殺
奔
過
來
，
兄
弟
二
人
一
定
廝
打
得

不
可
開
交
。
在
目
睹
了
關
羽
返
身
斬
殺
了
曹
軍
的
首
領
之
後
，
張
飛
這
才
跑
到

關
羽
面
前
下
跪
謝
罪
，
兄
弟
相
認
止
不
住
抱
頭
痛
哭
。

六
五
、
君
子
維
有
解
，
吉
，
有
孚
於
小
人
。
終
結
了
禍
國
殃
民
的
暴
政
統

治
，
革
故
鼎
新
的
執
政
者
當
務
之
急
是
要
進
一
步
解
除
舊
時
代
造
成
的
一
切
怨

毒
和
創
傷
，
讓
全
體
民
眾
切
實
體
味
到
擺
脫
暴
政
的
寬
鬆
與
幸
福
。
只
要
時
代

的
方
向
始
終
指
向
大
眾
的
利
益
，
保
衛
和
鞏
固
出
險
入
夷
的
和
平
局
面
就
會
變

成
全
體
民
眾
的
共
同
信
念
和
責
任
。

上
六
、
公
用
射
隼
於
高
墉
之
上
，
獲
之
，
無
不
利
。
這
是
一
位
在
已
平
定
險

難
之
後
權
傾
朝
野
的
將
軍
，
正
站
在
高
高
的
城
牆
上
為
保
衛
壯
麗
河
山
而
巡
察

四
方
，
突
然
發
現
有
一
隻
兇
惡
的
禽
鳥
在
空
中
來
意
不
善
，
他
毫
不
猶
豫
地
拉

開
弓
箭
一
舉
擊
碎
了
禽
鳥
的
航
線
；
這
隻
禽
鳥
其
實
代
表
着
一
場
正
在
預
謀
之

中
的
巨
大
的
險
難
。
解
除
險
難
的
目
的
在
於
創
建
一
個
平
安
和
舒
暢
的
世
界
，

就
要
把
能
夠
釀
成
一
切
險
難
的
源
頭
迅
速
撲
滅
在
萌
芽
狀
態
。

解卦

倫
敦
北
部
某
地
鐵
站
出
口
處
，

擺
置
了
一
個
約
十
呎
高
書
架
，
十

分
觸
目
。
時
裝
八
卦
雜
誌
、
小

說
、
旅
遊
指
南
和
食
經
食
譜
等
，

胡
亂
堆
滿
一
層
層
。
旁
邊
貼
一
告

示
：﹁
這
些
書
本
，
可
以
隨
便
拿
走
。

如
果
閣
下
有
多
餘
的
書
本
捐
贈
或
交

換
，
更
加
無
限
歡
迎
。﹂

英
國
人
喜
歡
看
書
，
手
袋
裡
總
會
帶

上
一
兩
本
，
以
打
發
乘
車
時
間
。
近
年

車
廂
低
頭
族
以
打
機
或
上
網
為
主
，
但

看
書
的
人
仍
然
不
少
。
那
天
下
班
時

間
，
地
鐵
人
潮
洶
湧
，
書
架
面
前
也
擠

滿
了
人
。
他
們
忙
着
玩
交
換
書
本
遊

戲
，
有
人
取
書
，
更
多
人
棄
書
；
努
力

地
逼
近
書
架
，
毅
然
扔
下
一
本
，
頭
也

不
回
地
離
開
，
如
釋
重
負
，
走
得
理
直

氣
壯
。
他
們
安
慰
︵
欺
騙
︶
自
己
，
不

是
棄
書
，
是
物
盡
其
用
，
替
它
找
到
了

一
戶
好
人
家
收
留
。

從
何
時
開
始
，
書
本
竟
然
成
為
了
一

種
負
累
？

新
年
好
朋
友
來
拜
年
，
帶
來
七
大
冊
︽
明
朝
那

些
事
兒
︾
，
隨
口
說
了
一
句
：﹁
我
家
實
在
沒
地

方
放
了
。﹂
我
欣
然
收
下
。
當
晚
迫
不
及
待
翻

閱
，
僅
看
了
五
頁
，
眼
花
撩
亂
。
年
紀
漸
老
，
時

不
我
予
。
將
書
擺
在
一
角
落
，
沒
法
看
完
，
辜
負

了
朋
友
好
意
，
已
經
成
為
一
種
心
理
負
疚
。

倫
敦
伊
士
靈
頓
華
人
協
會
最
近
清
理
其
小
型
圖

書
室
，
找
出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香
港
出
版
的
武
俠

小
說
，
有
金
庸
和
梁
羽
生
等
名
著
，
可
惜
殘
缺
不

堪
，
無
法
結
集
整
套
。
協
會
負
責
人
將
它
們
放
進

黑
膠
垃
圾
袋
，
處
決
了
。
對
此
，
我
耿
耿
於
懷
。

年
輕
時
經
常
光
顧
灣
仔
三
益
舊
書
店
，
若
買
到

了
好
書
，
回
家
以
藥
用
火
酒
替
它
們﹁
抹
身﹂
，

再
用
透
明
膠
紙
包
起
，
戰
戰
兢
兢
地
捧
在
手
中
細

看
。
如
今
，
它
們
藏
身
潮
濕
的
車
房
，
遭
蛇
蟲
鼠

蟻
侵
襲
。
何
年
重
見
天
日
？
很
難
保
證
。

倘
若
香
港
地
鐵
站
也
安
排
書
本
交
換
服
務
，
我

相
信
，
棄
書
的
人
不
會
少
。

書

舉
世
矚
目
的
中
國
兩
會
將
先
後
圓
滿
閉
幕
。
有
關
兩
會
內
容

如
何
解
讀
，
我
們
十
分
關
注
。
香
港
由
全
國
政
協
、
人
大
所
組

織
的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和
愛
國
愛
港
商
團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定

於
三
月
十
八
日
假
香
港
四
季
酒
店
大
禮
堂
舉
行
解
讀﹁
兩
會﹂

論
壇
，
特
邀
權
威
專
家
學
者
深
入
剖
析
，
增
加
影
響
力
，
意
義

重
大
。
此
兩
會
領
導
戴
德
豐
博
士
以
及
楊
釗
博
士
相
當
積
極
，
望
解

讀
兩
會
予
港
人
深
刻
啟
示
。

國
家
領
導
七
大
常
委
習
近
平
、
李
克
強
、
張
德
江
、
俞
正
聲
、
劉

雲
山
、
王
岐
山
、
張
高
麗
頻
繁
活
動
，
到
各
省
代
表
團
交
流
說
明
。

與
會
者
紛
紛
對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
人
大
常
委
會
工
作
報
告
、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會
工
作
報
告
審
議
並
提
出
意
見
。
最
受
矚
目
者
是﹁一
號
任

務﹂
被
列
為
今
年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立
法
規
模
中
的
編
纂
民
法
典
。

以
良
法
促
進
發
展
，
保
證
善
治
，
彰
顯
我
國
以
法
治
國
的
精
神
。
習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五
大
戰
略
重
點
，﹁
十
三
五﹂
政
經
指
南
等
等
。
投

資
者
能
深
悟
箇
中
玄
機
，
才
能
抓
住
機
遇
成
贏
家
。
特
別
對
創
新
、

協
調
、
綠
色
、
開
放
、
共
享
五
大
發
展
概
念
是
關
鍵
。

兩
會
中
心
思
想
是
以
民
為
本
，
兩
會
目
標
明
確
，
中
國
經
濟
形
勢

不
俗
，
相
信
中
國G

D
P

增
長
將
會
傲
視
全
球
。
然
而
卻
有
某
些
人

老
是
誇
大
中
國
的
困
難
，
亂
說
中
國
經
濟
硬
着
陸
。
其
實
，
中
國
以

新
思
維
在
大
時
代
制
定
了
不
少
國
策
：
︽
中
國
製
造2025
︾
、﹁
互

聯
網
＋﹂
、﹁
物
聯
網﹂
將
成
中
國
經
濟
的
新
動
力
。
全
國
上
下
認

真
執
行
，
努
力
、
奮
進
、
拚
搏
，
必
能
達
小
康
社
會
，
共
圓
中
國

夢
。中

國
幅
員
廣
大
，
發
展
並
不
平
衡
，
財
富
不
均
。
扶
貧
是
重
要
的

工
作
，
這
需
要
政
府
及
全
民
總
動
員
為
扶
貧
貢
獻
，
中
央
政
府
將
提

出
慈
善
法
的
制
定
。
我
認
為
這
對
於
公
開
籌
募
慈
善
基
金
甚
至
在
互

聯
網
籌
募
，
均
需
要
嚴
格
依
法
制
規
範
及
社
會
公
正
的
監
督
。
香
港

之
慈
善
名
流
曹
貴
子
醫
生
去
年
成
立﹁
意
贈
慈
善
基
金﹂
正
是
利
用
網
絡
捐
款

平
台
，
成
效
顯
著
。
曹
貴
子
醫
生
稱
今
年
春
節
很
多
善
長
捐
出
紅
包
做
善
事
，

成
績
不
錯
，
盡
顯
大
愛
善
心
，
值
得
嘉
許
。

總
理
李
克
強
挺
粵
，
到
了
廣
東
代
表
團
，
指
出
廣
東
保
八
，
為
全
國
經
濟
貢

獻
百
分
之
十
。
的
確
，
廣
東
毗
鄰
香
港
，
粵
港
關
係
密
切
，
是
開
放
改
革
的
排

頭
兵
。
春
節
時
部
分
工
商
名
流
收
到
由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胡
春
華
、
省
長
朱
小
丹

聯
署
的
新
春
賀
信
，
情
深
款
款
，
收
信
者
感
動
不
已
。

解讀兩會予港人深刻啟示

日
本
這
個
地
方
近
年
因
為
匯
率
低
企
的
原
因
，
所
以
有
很
多
不

同
國
家
的
遊
客
也
會
選
擇
遊
覽
，
而
自
己
對
這
個
地
方
的
印
象
也

不
錯
，
因
為
對
他
們
的
禮
儀
特
別
欣
賞
，
對
每
一
種
事
物
的
態
度

特
別
精
細
。

話
雖
如
此
，
最
近
再
去
這
個
地
方
旅
遊
，
卻
遇
上
了
一
件
不
愉

快
的
事
情
。

日
本
的
餐
廳
食
肆
，
有
很
多
都
會
採
取﹁
放
題﹂
這
種
方
式
，
即

是
任
叫
任
食
的
經
營
方
法
。
而
這
一
次
去
東
京
遊
覽
，
也
品
嚐
過
很

多
美
食
，
但
其
中
在
一
次
晚
飯
上
，
侍
應
的
態
度
感
覺
有
點
奇
怪
。

當
天
晚
上
，
我
們
三
個
朋
友
選
擇
光
顧
一
間
燒
肉
放
題
的
餐
廳
晚

餐
，
我
們
三
人
都
不
是
大
吃
大
喝
的
那
一
種
，
而
且
對
食
物
也
不
會

浪
費
。
但
奇
怪
的
是
，
當
晚
餐
差
不
多
結
束
的
時
候
，
我
們
枱
上
剩

下
少
量
的
食
物
，
而
這
間
餐
廳
的
侍
應
，
提
醒
我
們
多
次
，
說
如
果

食
物
食
剩
的
話
，
需
要
附
加
錢
作
懲
罰
。
我
們
最
初
也
點
頭
回
應
，

但
不
到
兩
分
鐘
，
這
侍
應
生
又
再
次
提
醒
我
們
，
令
到
我
們
開
始
有

點
煩
躁
，
因
為
晚
飯
的
時
間
還
未
結
束
，
為
什
麼
要
這
麼
急
趕
着
叫

我
們
快
些
吃
了
這
些
食
物
，
再
三
提
醒
罰
款
的
規
矩
？
當
晚
其
中
一

位
朋
友
說
得
一
口
流
利
的
日
文
，
他
便
跟
這
個
侍
應
生
理
論
，
問
他

為
什
麼
用
這
種
咄
咄
逼
人
的
方
式
對
待
客
人
，
相
信
如
果
你
是
座
上

客
而
遭
到
這
種
我
覺
得
是
不
禮
貌
的
提
醒
，
你
也
會
感
覺
不
快
。

當
我
的
朋
友
跟
這
侍
應
生
理
論
過
程
當
中
，
坐
在
隔
籬
枱
的
日
本
人
食
客
也

忍
不
住
口
，
詢
問
這
位
服
務
員
，
為
什
麼
用
這
種
方
式
處
理
客
人
剩
下
的
食

物
？
而
且
他
們
也
覺
得
，
其
實
我
們
剩
下
的
食
物
很
少
，
真
的
要
這
麼
嚴
格

嗎
？到

了
結
賬
的
時
候
，
餐
廳
出
現
了
一
位
中
國
人
侍
應
生
招
呼
我
們
，
我
們
便

改
用
普
通
話
詢
問
這
個
人
，
說
出
剛
才
這
個
日
本
侍
應
生
的
態
度
。
他
連
忙
說

對
不
起
，
而
且
叫
我
們
不
要
理
會
他
，
事
情
便
告
一
段
落
。
但
這
個
情
況
出

現
，
令
到
我
們
對
這
間
餐
廳
留
下
陰
影
，
決
定
以
後
都
不
再
光
顧
。

之
後
，
我
們
三
人
也
用
了
小
小
的
時
間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大
家
的
結
論
都
差

不
多
，
可
能
我
們
中
國
人
的
飲
食
習
慣
，
都
是
喜
歡
叫
滿
一
餐
枱
的
食
物
，
就

算
吃
不
完
也
沒
所
謂
。
但
這
種
習
慣
投
放
在﹁
放
題﹂
這
種
形
式
的
話
，
可
能

真
的
有
點
浪
費
食
物
，
所
以
我
們
相
信
，
這
個
日
本
人
侍
應
生
對
我
們
的
態

度
，
可
能
因
為
已
經
有
很
多
客
人
曾
浪
費
食
物
，
所
以
再
三
提
醒
我
們
。
什
麼

原
因
也
好
，
珍
惜
食
物
才
最
重
要
。

別小看中國人

在香港，大街、小巷、運動場、商業廣場、醫
院、公園等公共地方，每隔數十步就有一個垃圾
桶。據統計，平均每一百個人就有一個垃圾桶，
數量之多，堪稱世界之冠。

在香港從黎明到黃昏直至夜晚都能看到拾荒者
的身影，大多是老翁、老嫗，也有中年婦女，人
數之多，恐怕也是世界第一。說是垃圾要分類，
實際上根本沒有做到，垃圾桶裡有書報雜誌、鋁
罐、鐵罐、膠樽、食品、飲品及衣服等等。無所
不有，不少是可用之物，成為拾荒者的一種誘
惑。絕大多數拾荒者並非靠拾荒謀生的貧困一
群，而是為清潔香港，保護環境做點事情。

香港在廢品回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少私人開
辦廢品回收公司，有固定的收購站，也有流動的
大卡車，為拾荒者提供方便。有一個廢品收購站
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八小時營業，來賣廢品的
人絡繹不絕，不時出現長長的人龍，據說每天的
營業額高達數千元。

香港政府僱用成千上萬的清潔工，打掃地面和
清理垃圾桶裡的垃圾，由政府的重型密封垃圾車
送到堆填區。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裡垃圾時，只
是把裝滿垃圾的黑色膠袋用手一捲紥緊袋口，沒
有分類處理。就這樣將一些不是廢品的廢品，不
是垃圾的垃圾，而是一種寶貴的數量可觀的資源
深埋地下。這個問題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而拾
荒者卻看在眼裡疼在心上，他們走在清潔工的前
面，用鷹的目光尋找，找尋、搶救廢品。廢品不

值錢，由於經濟不景，收購價一降再降，鋁罐一
個五厘，書報一公斤五毫，紙皮（箱）一公斤四
毫，鐵一公斤三毫，鋁、不銹鋼貴一點三塊錢一
公斤……拾荒者奔波忙碌一天賣上八塊、十塊，
最多二三十塊，還不夠吃一餐飯或買一斤菜，只
能買一兩個麵包。如此微不足道的收入，拾荒者
依然樂此不疲。拾荒大軍並沒有減少，究竟是什
麼力量支撐着他們呢？一句話，是環保意識，下
面不妨聽聽拾荒者的聲音：

「我是一個木匠，退休後在家裡閒得發慌，不
如為環保做點事情。我推着小車四處撿紙皮
（箱）之類的廢品，收入雖微薄，但也是一種快
樂，身體也健康了有了活力。可見，人是『賤骨
頭』，不能養尊處優，要勞其筋骨才行。」

「我是快八十歲老婦，人家叫我阿婆，也有人
叫我垃圾婆，我也不計較。我脊椎不好，直不起
腰來，成天彎腰屈背九十度，活像個類人猿。我
每天黎明即起，推着小車圍着菜巿場周圍轉，見
到書報紙皮、汽水罐之類廢品就撿，足足堆滿一
車，幾個大袋子都裝得滿滿的，到了十點鐘就賣
給一家廢品回收站。人嘛，總要做點事情，說起
撿廢品我都幹了十二年，我也不鬧病，成年累
月，不論颳風下雨，你都會在這個地方看到我的
身影。」

「我是七十多歲，背有點駝，走起路來蹣蹣跚
跚，有時以自行車代步。我每天從早到晚在附近
幾十家商店、酒樓、飯館、超巿的門前轉來轉

去，專撿紙皮（箱）紙盒之類的廢品。我有十幾
輛手推車，裝滿一車就放在人行道邊，到時候就
有人開大卡車來過磅，然後拉走，按月付錢給
我。有人說我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其實，苦中
有樂，總比閒着好。收入多少我也不計較，不過
現在收購價一降再降，收入大為減少，當然心裡
不高興，但我不會放棄。」

「我是八十六歲的老翁，剛退休的時候，每天
除了散步就是散步，閒得無聊，後來我就一邊散
步一邊撿廢品，專撿報紙、雜誌、鋁罐以及有用
的物品。我的帽子、襪子和春夏秋冬穿的衣服都
是撿來的，我還撿到過手錶、手機、掛鐘、旅行
箱等等。我喜歡看報紙，每天不花分文能看到四
五份日報。魯迅說『拿來主義』，我是人棄我
取，『撿來主義』。香港人趕潮流、追時髦，只
講消費，而且是過度的消費，單就衣服來說，據
統計港人每年丟棄的紡織品超過十一萬噸，一分
鐘丟棄的衣服有一萬四千多件。『節約』二字已
從港人的生活字典裡消失。不講節約，不懂得節
約是美德，不懂得節約就是環保，更不懂得浪費
是極大的犯罪。當我撿到新的、半新的可用的東
西的時候，我都要嘟囔幾句：『簡直是犯罪，簡
直是瘋了……』」

「我撿廢品已經整整九年，做什麼事情靠積
累，單書報、雜誌就有三萬八千多公斤，鋁罐四
萬七千多個。當我看到這個統計數字的時候感到
十分欣慰，我為環保做了有益的事情，也算是一
種驕傲吧！」

香港到處都有垃圾，到處都有廢品，假如沒有
成千上萬的拾荒者，真不敢想像將是怎樣的情
景。

拾荒者一不怕苦、二不怕髒，默默地為環保做

點事情，可是在極少數高貴者的眼中，拾荒者是
卑賤的、沒落的，甚至是墮落的一群；在大多數
普通人的眼中，拾荒者是社會低層的貧困者，常
常投以憐憫的目光……拾荒者不計較什麼評說，
也毋須同情和憐憫，真正需要的是尊重。

日本的公共地方看不到一個垃圾桶，也看不到
垃圾，人人都有環保意識，說是國民教育的成功
之處。

在澳洲，垃圾實行嚴格的分類，從每家每戶做
起。提倡節約，反對浪費，一切可用的傢俬、電
器、衣服等等，絕不任意丟棄，而是拿到附近規
定的地方擺賣，做到物盡其用。在歐洲一些國
家，倒是看到垃圾桶，所不同的，一是數量很
少；二是純垃圾中看不到食品、飲品和衣服等物
品。

香港政府環保工作和環保教育做得很差，制定
的環保條例、法律和法規倒是很嚴厲，但沒有嚴
格執行，不少市民亂拋垃圾，任意丟棄雜物的惡
習不改，很多地方成了污染的死角，髒亂的黑
點，長期無人清理，嚴重破壞香港現代化國際城
市、世界大都會的形象。

香港應該向日本、新加坡學習，像日本一樣清
潔，處處是淨土，像新加坡一樣美麗的綠色的森
林城市。

拾荒者說

百
家
廊

非
林

僧
人
阿
姜
希
拉
姆
︵A

jahn
Brahm

︶

日
前
來
港
，
我
聽
了
他
的
演
講
。
這
位
英

國
僧
人
曾
隨
泰
國
名
僧
阿
姜
查
學
佛
，
演

講
深
入
淺
出
而
風
趣
。
那
晚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
是
他
邊
講
邊
摟
住
隻
白
色
啤
啤

熊
，
不
時
把
玩
那
軟
傢
伙
的
小
手
小
腳
。
後

來
觀
眾
問
是
怎
麼
回
事
，
他
說
多
抱
可
愛
的

毛
熊
，
可
讓
人
的
心
更
柔
軟
慈
祥
，
所
以
他

鼓
勵
大
家
在
寫
字
樓
辦
公
時
，
不
妨
摟
隻
毛

毛
熊
，
這
樣
大
家
工
作
時
會
溫
柔
點
、
開
心

點
。
小
道
具
用
得
精
彩
，
確
令
人
精
神
百

倍
。已

故
的
管
理
學
學
者W

illiam
O

ncken

，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號
的
︽
哈
佛
商
業
評

論
︾
發
表
了
一
篇
名
為
︽M

anagem
ent

T
im

e:
W

ho's
G
ot

the
M

onkey?

︾
的
文

章
，
點
出
管
理
人
時
間
不
夠
用
的
原
因
之

一
，
是
太
容
易
容
許
下
屬
把
問
題
踢
給
自
己

處
理
，
就
像
本
來
在
下
屬
肩
上
的
猴
子
，
忽
的

轉
到
上
司
肩
上
。
搞
不
好
的
話
，
上
司
竟
變
了

為
下
屬
做
事
，
忙
得
一
頭
煙
，
卻
荒
廢
了
自
己
職
責
本
應

做
的
事
。

這
篇
短
文
四
十
多
年
來
都
極
受
歡
迎
，
影
響
力
歷
久
不

衰
。
雖
然
關
於
時
間
管
理
和
下
屬
管
理
的
觀
念
已
變
了
幾

番
，
但O

ncken

的
貢
獻
在
於
提
醒
大
家
，
注
意
猴
子
出

沒
！
不
要
輕
易
把
責
任
弄
模
糊
。
這
裡
面
除
了
關
乎
時
間

管
理
，
更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讓
員
工
成
長
，
別
讓
下
屬
輕
易

把
棘
手
工
作
往
上
推
。
可
這
跟
道
具
有
何
關
係
呢
？
原
來

作
者
生
前
是
說
故
事
高
手
，
他
更
把
猴
子
理
論
具
像
化
，

每
逢
去
演
講
甚
至
坐
飛
機
，
肩
上
都
放
隻
玩
具
毛
猴
，
在

機
場
老
遠
就
認
出
他
！

又
有
一
家
叫M

otley
Fool

的
美
國
投
資
業
務
公
司
，

創
辦
人
兼
行
政
總
裁
就
喜
歡
頭
戴
頂
雜
色
的
小
丑
帽
四
處

去
。
有
次
去
丹
佛
開
會
，
一
到
當
地
機
場
，
就
見
到
他
戴

着
巨
型
彩
帽
走
來
走
去
，
到
開
會
那
天
，
他
也
全
程
戴
着

彩
帽
說
話
，
大
家
都
很
開
心
。

M
otley

Fool

源
出
莎
翁
名
劇
︽
皆
大
歡
喜
︾
，
職
責

是
在
皇
帝
身
邊
說
老
實
話
，
貌
似
傻
子
實
為
諫
官
。
有
話

直
說
，
是
投
資
業
務
的
真
義
。
有
諸
內
，
就
放
膽
形
諸

外
，
是
西
方
人
的
強
項
。

小熊小猴小丑

文 匯 副 刊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汪雙六

聊易聊易
談經談經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語蘭語

伍淑賢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蒙妮卡

跳出跳出
框框框框

商台DJ 余宜發

■拾荒者為
謀生，也為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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